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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蜀少数民族碉楼寨堡的形制演变与功能转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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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巴蜀地区的少数民族碉楼寨堡是极具地域特色的乡土建筑遗存，其发展历程清晰呈现了从军事防御工事向文化符号的

转型轨迹。本文融合历史文献梳理与实地调研的研究方法，系统探析了该类建筑的历史渊源、形制演变脉络及功能转

型路径 [1]。巴蜀碉楼寨堡的形制演进大致可划分为三个核心阶段：明清时期以军事防御为核心功能导向，清末至民国

时期呈现功能多元化发展，进入当代后则完成文化符号化转型 [2]。以沃日土司官寨、麒麟坝古碉堡等典型遗存为例，

它们既承载着军事防御的精巧设计与厚重历史价值，更清晰折射出建筑功能从“军事防御”到“居住空间”，再到

“文化遗产”的递进演变特征。针对碉楼寨堡的保护与活化利用，应确立“活态保护”的核心理念，通过数字化建档留

存、生态博物馆构建、文旅深度融合等多元路径，实现其当代价值的重构与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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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巴蜀地区素有修筑山城寨堡的历史传统，以钓鱼城、运山城为核心的山城防御体系，在宋蒙战争中构筑了关键的军事屏障，发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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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历史渊源与军事防御功能 

（一）碉楼寨堡的起源与分布 

巴蜀少数民族碉楼寨堡起源与西南地理环境和历史背景相

关。地理上，巴蜀多山多水提供天然防御屏障；历史上，社会动

荡是建设直接诱因。今川东北地区地理复杂，明清时社会动荡频

发，鄢蓝之乱、明末清初战乱、白莲教与李蓝起义影响显著。

碉楼寨堡分布有地域和民族特色。川东北有南江惠民寨等明

清寨堡代表；川西高原有藏羌民族碉楼集中分布区，如丹巴碉

楼等。这些寨堡建于险峻山脊或交通要道，遵循“据险自守”

原则。

（二）军事防御体系的构建

碉楼寨堡军事防御功能通过立体防御体系实现，由线性街

巷、碉房面层和点状碉楼构成。以桃坪羌寨为例，其有多层次防

御结构，能应对不同规模军事冲突。

寨堡防御功能还体现在建筑细节。碉楼墙壁为土夯墙，底层

厚，俗称“狮子头”，往上墙体厚度递减，确保结构稳固。土碉

结构设计围绕防御展开，使其成为坚固堡垒，在冷、热兵器时代

均有防御优势。

（三）不同时期的防御特征演变

从明中后期至清末，寨堡防御特征随战争形态和技术水平演

变。川东北地区寨堡寨门由拱券式变为平顶式，寨墙砌筑由丁砌

为主变为顺砌为主，体现建筑技术进步和对防御效率的追求。

明中后期至明末，民间自发修寨堡自卫；清代中后期，朝廷

介入修建并与团练结合，形成新防御模式，为李蓝起义等提供防

御策略。这标志着寨堡从民间自卫设施向官方军事体系整合，防

御功能从分散自我保护发展为区域协同防御。 

二、形制结构的演变历程

（一）明清时期的形制特点

明清时期是巴蜀少数民族碉楼寨堡形制定型与发展的重要

阶段。这一时期，由于社会动荡频繁，寨堡建设达到了一个高

潮。寨堡的形制主要受民族传统、地理环境和防御需求三重因素

影响。

在川东北地区，寨堡多采用石质结构，整体布局注重与地形

的结合。寨墙的砌筑方式有明显的时代特征，明中后期以丁砌为

主，清代则逐渐转变为以顺砌为主。寨门的形制也经历了从拱券

式向平顶式的演变，这一变化可能与施工效率和经济性考量有

关。这些寨堡，或由官府修建，或供军队驻扎，或由宗族、乡里

共同修建。同时，还存在许多“贼”寨，有的由贼匪自行修建，

有的则是从百姓手中抢夺而来。

在川西高原，藏羌民族碉楼有独特建筑风格。羌族碉楼营造

技艺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贾学友用锤子、凿子将石头制成片状石

材，指导孩子们搭建碉楼，该技艺体现对当地材料的熟练运用。

藏羌碉楼营造程序含选址、选材、打地基、砌墙、内部设计和封

顶等环节，各环节有严格技术要求，如“收脉”、加“墙筋”“鱼

脊背”等特殊技艺，保障了碉楼稳固耐久。 

（二）近现代的形制变迁

清末至民国时期，随着火器的普及和社会秩序的变化，碉楼

和寨堡的形制开始发生明显转变。例如，在贵州，碉楼的修筑始

于清乾嘉时期，发展于咸同时期，并在民国时期达到繁盛，与当

地的战事、匪患以及防御习惯有着密切关联。一方面，传统的防

御性建筑逐渐失去军事价值；另一方面，新建的碉楼更多考虑居

住舒适性和功能性。

在凉山州越西县中所镇陶家营村，土碉楼的设计既保留了防

御功能，又兼顾了居住需求。85岁的村民李文清与老伴栖居的

土碉楼，已历经140余载春秋，其墙体以厚实的夯土筑就，底层

最厚处逾一米，二、三、四层自下而上逐层递减，如此设计既减

轻了重量，又使房屋结构稳固如磐。这般设计，既保障了防御之

能，又兼顾了结构之合理。

值得注意的是，近现代传统碉楼开始与现代建筑元素结合。

在陶家营村，陈明家碉楼内部焕然一新，有光洁瓷砖地板、精致

吊顶，冰箱、洗衣机等电器齐全。这种传统外观与现代内饰融

合，体现了碉楼从防御之所向宜居空间的转型。 

（三）当代的形制创新与符号化

当代，随着文化遗产保护意识的增强和旅游业的发展，碉楼

寨堡的形制进一步走向符号化和审美化。于保护与开发之进程

中，碉楼寨堡的形制常常被凝练为文化符号，融入各类建筑与景

观设计之中。

桃坪羌寨，作为千年古堡和活态博物馆，位列世界遗产预备

名录，是国家级文保单位。在保护老寨原真性的同时，当地政府

和湖南省对口援建了新寨，以促进旅游开发。桃坪羌寨的保护和

开发策略遵循了“老寨重保护，新寨搞开发”的原则，旨在实现

举足轻重的战略作用。尽管元朝统一后这类山城遭到集中拆毁，但寨堡建筑并未就此淡出历史图景 [3]。明清时期，每逢社会动荡之际，

民众便纷纷修筑寨堡以图自保，进而掀起数次寨堡营建热潮。其中，巴蜀少数民族碉楼寨堡作为地域建筑的典型范本，凭借其独特的形

制构造与多元的功能属性，成为研究西南地区民族史、军事建筑史及文化变迁的重要实物佐证。

近年来，伴随乡土建筑遗产保护意识的普遍提升，碉楼寨堡逐渐成为学界研究的焦点议题。现有研究多聚焦于单一案例或特定民族

碉楼，如桃坪羌寨、丹巴碉楼等代表性遗存，但从长时段、跨区域视角出发，对巴蜀少数民族碉楼寨堡形制演变与功能转型展开系统分

析的成果仍较为匮乏。本文立足历史演进脉络，融合建筑学、民族学与文化遗产学的多学科研究视角，旨在厘清碉楼寨堡从军事防御设

施向文化符号转变的内在逻辑与外在表征，为巴蜀地区传统建筑的保护传承与活化利用提供理论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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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村落的合理利用与可持续发展。新寨的建筑虽然采用了传统

的羌族元素，但其形制更符合现代功能需求，体现了传统形制的

当代转译。

碉楼寨堡的形制也被应用于文化展示和艺术创作中。在桃坪

羌寨的“古羌文化体验基地”，贾学友和他的女儿搞起了研学，

用碉楼模型向孩子们展示羌族碉楼的营造技艺。这种微缩化的形

制呈现，让碉楼从实用建筑蜕变为教育媒介，实现了其形制功能

的又一次华丽转身。

三、功能转型：从军事防御到文化符号

（一）功能转型的动因

巴蜀少数民族碉楼寨堡功能转型的动因可归纳为三个方面：

社会环境变化、经济模式转型和文化价值重构。

社会环境的变迁，成为功能转型的深层动因。随着现代国家

治理体系的完善，地区冲突减少，碉楼寨堡的军事防御功能自然

衰退。与此同时，传统村落的人口结构也发生变化，年轻一代外

出务工，导致许多寨堡无人居住和维护，功能日渐式微。

经济模式转型是功能转型的直接推动力。市场经济蓬勃发

展，旅游业跃升为巴蜀地区的支柱产业，碉楼寨堡作为独特的文

化瑰宝，被融入旅游开发体系之中。在桃坪村，九成村民投身于

旅游业或相关领域，端起了“旅游饭碗”。这种经济模式的转变为

碉楼寨堡的功能转型提供了持续动力。

文化价值重构是功能转型的内在逻辑。随着传统文化复兴与

乡村振兴的时代背景，巴蜀碉楼作为山地特色民居建筑，其区域

历史文化、自然环境交互作用影响下积淀形成的文化价值得到凸

显。碉楼寨堡从实用的防御建筑转变为民族文化象征，完成了从

物质功能到文化意义的功能转型。

（二）功能转型的路径与表现

碉楼寨堡的功能转型呈现出多元路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

方面：

从防御设施到居住空间的转型。在许多地区，碉楼寨堡虽然

保持原有建筑形制，但其功能已转变为日常生活空间。在越西县

陶家营村，李文清老人对土碉楼的评价是“冬暖夏凉”，家里的

腊肉不用放在冰箱也不会坏。这种日常生活的融入，使碉楼从非

凡性的防御设施转变为平常性的居住空间。

从实用建筑到文化遗产的转型。2007年，桃坪羌寨被评定为

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一身份的转变，标志着碉楼寨堡从

实用建筑提升为文化遗产，其价值重心从使用价值转向历史文化

和象征价值。

从物质实体到文化符号的转型。碉楼寨堡的形象被广泛应用

于品牌建设、艺术创作和地方认同构建中。在桃坪羌寨，运营方

希望打造出专属于桃坪的 IP。这种符号化过程使碉楼寨堡超越了

物质实体，成为可迁移、可传播的文化符号。

（三）功能转型的多元模式

依据不同地区的实践情况，碉楼寨堡的功能转型呈现出多种

模式，主要涵盖以下方面：

活态保护模式。于桃坪羌寨，构建起“老寨重保护，新寨搞

开发”的模式。老寨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着重保持其原

真性；新寨则承担旅游服务功能，二者相互补充，形成良性互动

关系。

文旅融合模式。在越西县陶家营村，当地规划“将土碉作为

乡村旅游发展的底色，全力塑造‘陶家营十八碉’品牌形象，让

土碉成为陶家营乡村旅游中的一道亮丽风景线”。通过引入骑行

道、步行道、桃园等旅游设施，碉楼成为乡村旅游的核心资源。

研学教育模式。在桃坪羌寨，贾学友父女开展了研学活动，

教导孩子们搭建碉楼。该模式将碉楼营造技艺转化为教育资源，

实现了文化传承与教育的双重功能。

四、保护与利用的现实路径

（一）保护现状与挑战

巴蜀少数民族碉楼寨堡的保护现状呈现出喜忧参半的态势。

一方面，部分知名寨堡如桃坪羌寨已获得较高水平的保护与利

用， 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并入选世界“最佳旅游乡

村 -2”；另一方面，大量地处偏远地区的碉楼寨堡仍面临自然损

毁、人为破坏甚至消失的风险。

碉楼寨堡保护面临的主要挑战如下：

自然破坏。绝大多数碉楼寨堡为土石结构，长期遭受风吹雨

打，致使墙体损坏严重。在越西县陶家营村，一座拥有300多年

历史的土碉楼，“夯土墙面已坑洼不平，尽显岁月沧桑”。自然损

耗是碉楼寨堡普遍面临的一大问题。

保护与开发的矛盾。在桃坪羌寨，文物保护的相关规定严

格，任何修建活动都需经过复杂的审批流程。例如，桃坪羌寨文

物建筑灾后抢险维修工程的批复显示，维修工程需同步进行清

理、设计、施工，并且单项工程维修设计方案需由相关部门批准

后实施。尽管电网、水网、污水处理等基础设施升级是必要的，

但这些审批过程往往难以通过。严格的保护要求虽有利于保持文

物的原真性，但也限制了其基础设施的改善与合理利用。

随着碉楼寨堡旅游开发的推进，部分地区出现了过度商业化

和表演化的倾向，导致传统文化内涵被简化、曲解，丧失了原有

的历史深度与文化底蕴。例如，开平碉楼与村落的旅游资源开发

中，存在旅游产品缺乏特色、同质化现象严重等问题，这不仅影

响了游客的体验，也对当地的文化传承与发展构成了挑战。

（二）系统性保护策略

针对碉楼寨堡的保护需求，应实施系统性保护策略，具体

包括：

数字化存档。运用现代测绘、摄影和三维建模技术，对碉楼

寨堡进行全面记录，建立数字档案。此方法可借鉴季富政教授的

经验，他在几十年间百余次带领学生深入人迹罕至的羌寨碉楼，

以手绘方式抢救性记录了大量建筑资料。当代技术可为这一工作

提供更为高效、精确的手段。

分级保护体系。依据碉楼寨堡的历史价值、保存状况和特

色，构建分级保护体系，采取差异化保护措施。对于具有突出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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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的碉楼寨堡，应申报更高级别的文物保护单位；对于一般性碉

楼，则可采用以用促保的策略。

生态博物馆建设。借鉴生态博物馆理念，对碉楼寨堡及其周

边生态环境实施整体性保护。这一理念与季富政所提出的“传统

民居绝非孤立的物理存在，而是构成一个精密的‘山水 — 人 —

神’共生的文化生态系统”的观点相契合。通过实施整体保护，

能够维系碉楼寨堡与自然环境及人文背景之间的有机联系。

（三）活态利用路径

保护与利用并非相互对立，通过活态利用，碉楼寨堡能够在

当代社会焕发新的活力。活态利用的主要途径包括：

桃坪羌寨通过文旅融合发展，将碉楼寨堡的文化价值与旅游

开发相结合，成功打造了具有地域特色的文化旅游产品。例如，

运营方计划将羌绣、羌笛、羊皮鼓舞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旅游相

结合，推出观光游、文化游、研学游等多元化的旅游产品。这些

产品不仅满足了不同游客的需求，还提升了旅游体验的质量。据

资料统计，今年1至10月，桃坪羌寨接待游客12.6万人次，实现

门票收入255.42万元，带动全镇旅游收入约1.2亿元。

文化创意产业。提炼碉楼寨堡的文化元素，开发文化创意产

品，延伸文化产业链。这一思路在碉楼寨堡的符号化过程中已有

所体现，未来可进一步向系统化、规模化方向发展。

社区参与保护。鼓励当地社区参与碉楼寨堡的保护与利用，

构建利益共享机制。在越西县陶家营村，该村已成立陶家营桃乐

种植养殖专业合作社，让村民通过土地流转、资金注入等方式入

股，明确分红机制，保障村民利益。这种社区参与模式可以增强

居民的保护动力，实现可持续发展。

五、结语

巴蜀少数民族碉楼寨堡从军事防御到文化符号的转型，是一

个从实用功能向文化意义、从物质实体向符号表征转变的复杂过

程。这一转型不仅反映了建筑本身功能适应性的变化，更体现了

社会变迁、文化重构和价值重塑的深层逻辑。

从当代视角来看，碉楼寨堡的保护与利用应摒弃单一的静态

保护模式，转而采取多元化的活态利用策略。正如碉楼寨堡在历

史上不断适应环境变化而调整其形制与功能一样，当代的保护也

应注重与现代社会需求的对接，使其在文化传承、乡村振兴和民

族认同构建中发挥新的作用。

未来，随着文化遗产保护理念的深化和技术的进步，巴蜀少

数民族碉楼寨堡有望在形制保护与功能重构之间寻得更佳平衡

点，实现从历史文化载体到当代文化资源的成功转化，为巴蜀文

化的传承与发展提供持续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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